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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氏祠天帝降罚图浅析
——— 兼谈汉代善恶报应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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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氏祠画像石是汉画艺术中的瑰宝，较全面

地反映了汉代民间思想和信仰。本文就其中一幅

画面谈一点看法。

武氏祠前石室屋顶前坡西段一块画像石描写

了天界诸神的内容 &图一 ) * $ +，其中第四层左侧为

北斗七星构成的星车，车内一神面右而坐，其后有

三神恭身侍立，斗前有四人，或躬身站立或曲膝跪

跽，恭顺而严肃，右侧有一骑一车 &图二 )，这个画
面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斗魁的右下侧有一颗

被砍掉的头颅。关于第四层画像的内容，有的认为

是“北斗星君图”* ! +，有的认为反映了太一谴神人

诛罪人的内容 * % +，笔者赞同后者的说法。“斗为帝

令，出号布政，授庑四方，⋯⋯斗为人君之象，而号

令之主也”&《春秋元命苞》)，“北斗七星，所谓‘旋、玑、

玉衡以齐七政’⋯⋯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

乡。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

于斗”&《史记·天官书》)。北斗在仪定天界诸方面的

作用是巨大的，同时北斗为天帝出行天界、环视四

方所乘之车，图中斗内跪坐者为天帝 &或曰帝、太
一等 )应无疑问。那颗头颅应是将人 &或神 )诛杀后

置于帝车之前的。

古人信仰中，天上有以天帝为中心的神的群

体，这一群体有许多职能和特权，罚杀职能是其中

一个重要内容。他们认为天帝等神不但能降罪于

人间，如果神犯了错或违于天命，惹怒天帝等也会

受到惩罚。“故小人得诛于中人，中人得诛于上人，

上人得诛于大人，夫小失法，自致危亡。夫神灵大

小之诛亦若此。而不能拘制，天将诛之必矣”&《太平

经》)。“天之罚人，犹人君罪下也”&《论衡·祸虚》)，图

中所表现的正是鬼神将所诛之人 &或神 )的头颅陈
于天帝面前的场面。因此，笔者认为，该石第四层

画面可称之为天帝降罚图。

汉代以前，人在天面前是渺小而微不足道的，

对于天人们只能顶礼膜拜，不敢有丝毫违叛，更谈

不上升入天界参与其中了。汉代神仙思想泛滥，无

论封建帝王、公侯将相还是中下层劳动者均对其

笃信不移，并且将天界加以改造，成为神仙世界的

一部分。他们认为天界是美好而无所不有的，并希

望通过各种手段升天成仙。武氏各祠顶部的画像

中，描写了大量天神及天界景象，在这些画面中，

内容提要 祠堂是祭礼死者之处，又是宣教人生的道场，汉代祠堂画像石主要刻划激励人们效仿

积善行德的榜样，同时也表现那些多行不义的后果。天帝降罚图正是汉代善恶报应思想的艺术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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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 ! 武氏祠前石室屋顶前坡西段画像内容

背有羽翼的仙人 "羽人 #常伴于天神左右。天帝降
罚图中，北斗第六星旁的一颗辅星也有一羽人扶

持，与诸天神同处一处，这正是神仙思想对天界渗

透和改造的反映。“上大山，见神人，食玉英，饮醴

泉，驾交龙，乘浮云，白虎引兮直上天”$ % &，升入天

界不仅可以长生不死，还会拥有无限的自由和物

质享受。

河南新野沙堰乡出土一枚“天公出行镜”$ ’ &，

镜缘有天公、河伯分驾鱼、龙之车巡行天界的内

容，题铭曰：“池氏作竟 "镜 #大毋伤，天公行出乐未
央，左龙右虎居四方，子孙千人富贵昌”。该镜铭文

所表现的是一种极为欢快的情绪，是天公与人之

间的和谐，但嘉祥武氏祠天帝降罚图所表现的内

容却并不像人们所憧憬的那样，被砍掉的人头表

明了天帝的凶残，与人们所颂扬、向往的天极不协

调。似乎以天帝为首的天上诸神仍处于人的对立

面，然而人们仍争先恐后地利用各种手段希望升

入天界，甚至死后亦希望尸解成仙。实际上，升天

成仙与天神的罚杀职能并不矛盾，二者之间存在

着重要的一环，那就是善恶报应思想。

古时，由于人们认识的局限性，不知灾异祸福

与人的行为之间正确的因果关系，而盲目地将现

实中的祸福与自己的行为联系起来：

祸福随善恶 "《韩非子·安危》#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

殃 "《周易》#

怀德者致以福，挟恶者报以凶。德薄者位

微，去道者身亡 "陆贾：《新语》#。

西汉宣、元二帝时，于定国为丞相，于定国之所以

能就此高位，是其父积德所致，“始定国父于公，其

闾门坏，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谓曰：‘少高大闾门，

令容驱马高盖车。我治狱多阴德，未尝有所冤，子

孙必有兴者’。至定国为丞相，永为御史大夫，封侯

传世云”"《汉书·于定国传》#。福是行善的结果，祸是
为恶的报应。《太平经》转引《天谶》的一段话较为

详尽地反映了善恶报应的内容：“复乐者乐，复善

者善，复恶者恶，复喜者喜，复顺者顺，复真者真，

复道者道，复悦者悦。凡所复，天地群神亦复之以

影响哉”。汉代善恶报应思想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

面，人的一言一行均通过人们普遍认同的道德价

值给予最为明确地划分善和恶。然而道德价值观

在某种程度上仅靠道德的力量是难以维系的，对

敢于向道德价值观挑战，背离人们行为准则的行

为仅靠道德的力量也是软弱的。于是人们找到了

一个高于其上，具有威慑力，并以其为尺度衡量世

间一切的超自然存在——— 以天地为代表的神。

“故为善，天地知之，为恶，天地亦知之”"《太平

经》#，天时时刻刻都在审视着人间，监督人的一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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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动。任何人的任何行为都必须遵循天所维护的

道德准则。人所应该做的只是顺天从命、积德行

善，只有这样才会有好的结果。为恶与行善相悖，

也就是逆于天理，逆天则天不佑之。汉以前朝代更

迭已开始打出替天行道的旗号，假以天的名义，伐

无道诛有罪，如商汤灭夏时说：“夏氏有罪，予畏上

帝，不敢不征”!《尚书·商书》"。周灭商时武王亦曾

言：“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尚书·周书》"。“天子

为善，天能赏之；天子为暴，天能罚之”!《墨子·天 志

中》"，贵为一国之君的天子尚不能逃脱善恶报应，

一般人更是如此。到了汉代，假借逆天之名而行杀

戮之实的事例更多，如汉武帝在处理江都王刘建

谋反时请列侯、二千石博士议定此事，议皆曰：“建

失臣子道，积久，辄蒙不忍，遂谋反逆，所行无道，

虽桀纣不至于此，天诛所不赦，当以谋反法诛”!《汉

书·景十三王传》"，后来，建自杀，国除，地入于广陵

郡。此时善恶报应已为统治者利用，成了铲除异己

维持统治的舆论工具。

通过人们所创造的人格化的超自然存在来掌

握人间的价值尺度，世人的善恶与所致之福祸建

立了相互对应的关系，“世论行善者福至，为恶者

祸来，福祸之应皆天地也，人为之，天应之”!《论衡·

福虚》"。一方面天是宽厚而仁慈的，“况人为善，而

天岂不爱乎”!《太平经》"，另一方面对于为恶之人又

是严厉和凶残的，人们“以为有沉恶伏过，天地罚

之，鬼神报之，天地所罚，大小犹发，鬼神所报，远

近犹至”!《论衡·祸虚》"，“上天之诛也，虽在旷虚，辽

远隐匿，重袭石室，界嶂险阻，其无所逃之亦明矣”

!《淮南子·览冥训》"。

正是由于这种观念的根深蒂固，它往往也被

种种政治思想纳入其理论体系中，先秦时期儒、

法、墨等诸子思想中均有渗入的印记。汉代独尊儒

术，儒家思想占了上峰，善恶报应也成了不可缺少

的部分。符瑞思想即是其中的一个表现，“符瑞并

臻，皆应德而至”!《白虎通义》"。人间帝王行王道则

天降之以符瑞，“故天为之下甘露，朱草生，澧泉

出，风雨时，嘉禾出，凤凰麒麟游于郊”!《春秋繁录·

王道》"，以示对人间帝王功业的褒奖。但人君所为

背离天道，天也会降灾异以警示之，“灾者，天之谴

也；异者，天之威也”。“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

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异以谴告之。谴

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

畏恐，其殃咎乃至”!《春秋繁录·必任且智》"。

统治者所宣扬的伦理道德不但影响着上层统

治者，也约束着最为广大的中下层人民，而这种伦

理道德赖以生存的支柱之一便是善恶报应思想。

山东济宁出土一方西汉刻石文字，其中有“诸敢发

我丘者，令绝毋户后，疾设不祥者，使绝毋户后，⋯

必罪天不利子孙。教人政道，毋使犯磨口罪，天利

之。居欲孝思贞廉，率众为善，天利之。身体毛肤，

父母所生，甚毋毁伤，天利之”# $ %，这段文字充分说

明了儒家伦理与善恶报应之间的关系。嘉祥宋山

东汉永寿三年石刻题记也反应了这方面内容，为

了使画像祠堂建筑不被损毁，题记的最后劝解进

入祠堂者，“牧马、牛、羊诸僮，皆良家子，来入堂

宅，但观耳，无得刻画，令人寿，无为贼祸，乱及子

孙，明语贤仁四海士，唯省此书”# & %。

武氏祠堂画像中有较大篇幅是用来反映儒家

思想的价值观和忠孝节义思想的，这类画面中也

能找到善恶报应的影子。武氏祠后壁画像中的“董

永，千乘人。⋯⋯父亡，无以葬，乃自卖为奴以供丧

事，主人知其贤，与钱一万，遣之。永行三年丧毕，

欲还主人，供其奴职。道逢一妇人曰：‘愿为自妻’，

遂与俱。主人谓永曰：‘钱与君矣’。永曰：‘蒙君之

惠，父丧收藏。永虽小人，必欲服勤致力，以报厚

德’。主曰：‘妇人何能’’，永曰：‘能织’，主曰：‘必

武氏祠天帝降罚图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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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者，但令君妇为我织缣百疋’，于是永妻为主人

家织，十日而毕。女出门，谓永曰：‘我，天之织女

也。缘君至孝，天帝令我助君偿债耳’。语毕，凌空

而去，不知所在”!《搜神记》"。少事长，孝双亲，养老

送终是人们普遍认同的道德规范，董永因其至孝

感动上苍，天帝令织女为董永妻以偿其债，可以说

是因其善行所得。除此以外，武氏祠画像中的丁兰

刻木、齐义继母、杨伯雍义浆、无盐丑女、鲁义姑姊

等故事也渗透了这种思想。

董永至孝、列女节义等故事从正面表现了善

恶报应的思想。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武氏祠画像中

也有一些表现反面内容以警世人的画面。武梁祠

西壁画像石的第二层帝王图中，列举了伏羲、祝

融、神农、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等古代帝王，

而最后一个人物则是夏桀，桀为暴君而汤伐之，

“为不善以得祸者，桀纣幽厉是也。爱人利人以得

福者，禹汤文武是也”!《墨子·法仪》"。刻帝王先贤是

为了褒奖他们的功绩，而将夏桀之像刻于祠堂之

上，则是为了警示后人。武氏祠石泗水捞鼎刻画了

秦始皇求鼎泗水之事，“始皇自以德合三代，大喜，

使数千人没水求之，不得，所谓鼎伏也。亦云系而

行之，未出龙齿啮断其系”!《水经注·泗水》"。始皇自

以为德合三代，虽欲出周鼎，也只有空欢喜一场，

“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教而阴为刑。⋯为政

任刑，不顺于天”!《汉书·董仲书传》"。严刑苛政导致

天降罚诛暴秦，仅数年后，秦王朝就淹没于农民战

争中，政权由汉取代。

善恶报应是普遍存在的，这种思想不仅与儒

家伦常相结合，而且由于神仙思想的泛滥，也使善

恶报应用于其中。人们很早便以为人的寿命是掌

握于天的，“布命授期，有生有死，天实为之”# $ %。人

的生杀之权握于天上，非人能左右，怀妊逢灾华发

终年均是天意。善恶报应与神仙思想的结合，将这

种认识更加推进一步，使升天成仙与人的行为相

适应：

天道无亲，唯德是辅 !《论衡·福虚》"

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抱

朴子·对俗》"

是以历览在昔，得仙道者，多贫贱之士，

非势位之人 !《抱朴子·论仙》"

天是公平的，不以人的财富势位决定其是否有升

天的资格，人与人是平等的，人能否了却此宿愿，

最为关键的是自己言行的善恶，只有行善积德的

人才能成为长生不死的仙者。晋代葛洪将积善成

仙之说讲得更加明确，不但交代了做什么是善事，

甚至具体到要做多少件善事才能成为仙人，

欲求长生者，人之苦⋯如此乃为有德，受

福于天，所作必成，求仙可冀也 !《抱朴子·微

旨》"

人欲地仙，当立三百善；欲天仙，当立千

二百善。若有千一百九十九善，则尽失前善，

乃当复更起善数耳 !《抱朴子·对俗》"

汉代关于升天成仙的记述较多，如嫦娥、黄

帝、李少君、王子乔等。汉画中升仙的内容亦多有

反映，武氏祠左石室前坡东段的接引升仙图便是

其一。图中东王公、西王母在众仙的拱卫下端坐云

间，空中祥云缭绕，画面下部有坟丘，祥云延伸至

坟丘上方，墓主人尸解成仙，准备在东王公、西王

母的接引下升入天界。这幅画面与天帝降罚图中

所表现的内容对比何等强烈，二者之间因其善恶，

或尸解成仙或得诛于天，命运截然相反。

祠堂既是祭祀死者之处，又是宣教人生的道

场，兼有双重功能。汉代人充分利用了画像石这种

形式，将他们所遵从的东西表现出来，其中既有积

德行善以致福的画面，也有为恶不赦的内容，一方

面为人们树立了效仿的榜样，另一方面也表现了

多行不义的后果。前文所述的天帝降罚图也是善

恶报应思想的一个反面例证。善恶报应思想在维

护封建伦理纲常、维护人际关系的和谐、维系统治

秩序方面的作用是巨大的。正是由于善恶报应思

想的无所不在，使神仙思想也不得不与之相结合，

而这种思想的渗入，使天帝降罚的恐怖与神仙世

界中的美好看似对立的二者有机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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